認識教會
「這一個字，真是難譯，教會二字實在不能表明原文的意思。這字在原文是「以古利西亞」，意即「蒙召出的會眾」，或「蒙召出的人聚集」。由此看來，教會乃是一班「蒙神恩召出世的人聚集在一起」時的名稱。所以凡沒有蒙召出世的人都不屬乎教會。
誰是屬乎教會的
「信的人」（徒二44）
「得救的人」（徒二47）
「信的人」（徒四32）
「教會……門徒」（徒八1）
「教會……門徒」（徒十一26）
「成聖蒙召作聖徒」（林前一2）
「聖徒」（林後一1）
「身體」（弗一23）
「身體」（西一24）
稗子和麥子乃是同在「世界」裏長大，並非同在教會生存。照聖經來看，教會裏，除了重生得救的人之外，再沒有別種的人了。就是已得救的信徒犯罪，也當趕出方可以（林前五5、11-13）。
教會是誰設立的
「我」（太十六18）
「主」（徒二47）
「耶穌基督」（林前三11）
「元首基督」（弗四15）
「被神建造」（彼前二5）
照此看來，人是不會建立教會的。
教會可否分宗派
「合而為一」（約十七11、21-23）
「一處」（徒二43-47）
「基督是分開的麼」（林前一12-13）
「身體只有一個」（弗四3-4）
「結黨紛爭異端」（原文宗派）（加五20）
教會的聚會
地方　「一處」（林前十四23）
名字　「我的名」（太十八20）
主席　「聖靈」（林前十二11）
主領　「或有」（林前十四26）
（有時，有特別教師來教聖經，則例外；如保羅和巴拿巴的工作然。）
會眾　「慎思明辨」（林前十四29）
原則　「安靜」「次序」（林前十四33、40）
婦女　「閉口不言」（只指有男界的會說）（林前十四34-36）
目的　「造就」（對內）（林前十四26）

「儆醒」（對外）（林前十四24-25）
教會的工作
傳福音（太廿八19）
作見證（路廿四47-48）
傳道（徒八1、4）
禱告（徒十二5）
受苦（羅八17）
為主活（林後五15）
使神得榮耀（弗三21）
使仇敵知神智慧（弗三10）
獻給基督（弗五27）
使基督心意滿足（賽五三11）
等候救主再臨（帖前一10；腓三20）
教會的意義和成因
 
【對教會的錯誤觀念】一題到教會，不單是不信主的外邦人，甚至連許多不求甚解的基督徒，常對「教會」存有不正確的觀念，他們以為：

(一)教會就是教堂或禮拜堂：由於英文「Church」一詞，兼指教堂和教會二意，故人們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教會就是教堂。常聞如下的對話：「你去哪兒？」「我要去教會。」教會變成了一個場所或一棟建築物。聖經給我們看見，教會是有耳能聽見(太十八17；徒十一22)、有口能禱告(徒十二5)、有心能懼怕(徒五11)的，所以教會是活的有機體，絕不是死的建築物。

(二)教會就是宗教團體組織：無論是中文、日文或韓文，「教會」的字義都容易叫人聯想到「有所宗而施教的會」，故人們不知不覺地也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教會就是指一個宗教團體組織；難怪連佛教、道教、回教也稱它們的會為「教會」。這種「有所宗而施教的會」的觀念助長了聽道的風氣，以為教會的存在，乃是專為傳道和聽道而有的。如此一來，教會中就形成了聖品階級(hierarchy)制度，專務屬靈教誨，而一般平信徒則袖手旁觀、洗耳恭聽。其實，教會是一個由聖靈浸成的(林前十二13)、有生命的結合體，不是死的、形式的、成文的團體組織。要知道，在一個法治的國家裏，教會為了合法並正常地運作，可以利用宗教團體組織的方式向政府機構登記立案，但宗教團體組織並不就是教會。

(三)教會就是團契：這是由個人主義所產生的錯誤觀念。他們主張，無論在何處，只要有兩、三個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彼此有屬靈的交通，那裏就是教會。這種說法，表面看是正確的，因為它有聖經作依據：「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20)。但是，這種說法犯了斷章取義的毛病，因為就在同一段聖經裏面，明明題到兩、三個人和教會的不同(參閱十六、十七節)。當信徒之間有得罪的事時，被得罪的人在告訴教會之前，最好個人私下先謀求和解(15節)；若是不成，仍宜先由兩、三個見證人一起調停、斷案；若再不成，纔由教會調停、斷案。主耶穌在第二十節的話，意思是說：在尋求教會的斷案之前，為甚麼要先尋求兩、三個人的斷案呢？「因為」只要有兩、三個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就有主的同在，所以他們同心合意的禱告祈求，會蒙天父的成全。總而言之，馬太十八章二十節，並不能引用來支持「兩、三個信徒聚在一起就是教會」的說法。

在使徒行傳裏，當彼得或保羅出外佈道時，常常有一批信徒和同工們隨同他們(參徒十23；廿4)。如果根據「兩、三個信徒聚在一起就是教會」的定義，他們就可以被稱為「途中教會」或「船上教會」。但是聖經的記載，很清楚的將這一個旅行團體和他們所訪問的教會加以區別。聖經從未將同工們的聚集稱做教會。因此，任何各種不同的、臨時聚在一起的信徒團體，並不是教會。
 

【教會的原文字義】在聖經中，譯作「教會」的希臘文是「ekklesia」，它由「出來」和「呼召」兩個字根組成，故合起來有「呼召出來」的意思。這個希臘字在新約裏首先被主耶穌提起(太十六18)，然後被祂的門徒們在行傳和書信中普遍地應用。

希臘文「ekklesia」這個字原被「七十士譯本」用來翻譯舊約希伯來文的「qahal」，它在舊約中出現123次；所源自的字根意思是「聚在一起」；中文聖經譯作「全會眾」(民十四5)、「大會」(申九10)、「會」(士二十2)等；英文譯作「congregation」或「assembly」。這個字特別用在神的選民──以色列人──受到呼召聚集在一起朝見神之時(申四10；十八16；卅一30)。所以司提反在論到「曠野會中」(徒七38)時，也用了這個字。教會不是一群呆板、安靜、被動、溫馴地坐在教堂的長椅上的會眾；教會是一群蒙神救贖並呼召，從世界(埃及所豫表的)裏出來，成為「曠野的會」，滿了活力，不斷向前追隨主的屬神的子民(參林後六14~18)。

基於新舊約希臘文、希伯來文的原文字義和典故，我們可以總括地給教會下一個定義：「教會是神從世界裏呼召出來，聚集在祂面前，恭聆祂，事奉祂，追求祂，並且豫備迎接主再來的神兒女的總合。」
 

【教會的兩面】(一)教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教會是指歷世歷代、各國各族各民各方，包括過去與未來，所有蒙救贖、屬神之人的總合；狹義的教會是指現今存活在地上、聚集某一地方的信徒。馬太福音十六章所說的「教會」(太十六18)是指廣義的教會；馬太福音十八章所說的「教會」(太十八17)是指狹義的教會。

(二)教會有宇宙與地方之分：宇宙性教會，或謂普遍的教會，和上述「廣義的教會」同義。聖經上並無「宇宙教會」的說法，只能權且用來作教會的通稱，使其與某一特定的地方教會有別。教會有兩樣，一樣是唯一無二的教會，一樣是一處一處的教會。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中所提的「教會」(弗一22；三10，21等)，原文均用單數詞，即屬宇宙教會。地方教會和前述「狹義的教會」同義，新約聖經凡指特定地方的單數教會，如：「在哥林多神的教會」(林前一1)，或是廣大地區的複數教會，如：「亞西亞的眾教會」(林前十六19)、「加拉太的各教會」(加一2)，均屬地方教會。但我們要注意的是：宇宙教會與地方教會雖有說法上的分別，可是在性質上並無差異。宇宙教會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就好比分別從望遠鏡的兩端來看一件物體：從目鏡這端來看，物體增大了許多倍；從鏡片底端那頭來看，它就縮小了許多倍。除了體積有別之外，它的實質是一樣的。

(三)教會有無形與有形之分：無形的教會是指抽象、屬靈的一面，即前面所述的「宇宙教會」；有形的教會是指具體可以看見、可以接觸、可以交通來往的一面，即前面所述的「地方教會」。前者是無形無體的，是生命的，是一種生機上的聯合；後者是有形有體的，所以有行政上的講究，有長老，有執事。
 

【教會的成因】教會的來歷和成功的過程可以細分為三：

(一)是父神所計劃、所安排的：教會是神在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這旨意一直隱藏在祂自己裏面，沒有叫人知道，所以是一個奧秘，直到今世纔顯明出來；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參弗三4~11)。

教會既是神在創世以前就已有的計劃，這表示教會在祂的心目中，是一個相當寶貴、非常看重的東西。我們可以這樣地說：神創造宇宙萬有，乃是為著教會，好讓教會在宇宙中得以彰顯；甚至我們的蒙救贖，也是為著教會，好讓祂得著教會，以滿足祂的心願。

可惜許多基督徒，只會從「自我」的觀點來看神的救恩，為著他們自己能夠享受救恩而感謝神，卻從未想到神為甚麼要拯救他們。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教會不過是為著使他們能得屬靈的好處而存在之物；「我」第一，「教會」其次。

(二)是子神所救贖、所建造的：教會是主所寶愛、所珍惜的：祂愛教會，如同丈夫愛妻子；祂珍惜教會，如同人喜愛一顆重價的珍珠。主為要得著教會，就在十字架上捨去了自己，捨去了祂所有的一切，好把教會救贖回來，歸祂所有(參弗五25~27；太十三46)。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主要的目的，還不是在把我們從罪惡裏救贖出來，乃是在得著祂心愛的教會。主流血捨命的結果，固然是把我們從罪惡裏救贖出來了；但我們的蒙贖回，仍然是為著使我們能成為祂建造教會的材料。

為這個緣故，主耶穌在祂上十字架之前，就預先告訴祂的門徒說，祂要建造教會，並且是建造在「認識祂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這個根基上(太十六16~18)。教會是因祂的受死而得以產生；教會又是因祂的復活生命而得以建造。

(三)是靈神所浸成、所合一的：教會雖然出於父神的計劃和子神的救贖，但若非靈神的浸成一個身體(林前十二13)，則仍然不能成功為教會。三一神知道我們人的天然本性，不是肢體相爭，便是分門別類，實在難以構成教會，所以聖靈就來作工在我們身上，浸透、充滿、滿溢，使我們在聖靈裏合而為一(參弗四3~4)。
 

【教會的所屬】聖經上論到教會時，對於其歸屬僅有下面三項說法：

(一)「神的」眾教會(林前十一16)：說出教會是出於神，又是屬於神的。教會完全是為著彰顯神的榮耀而存在的(弗三21；提前三15~16)。

(二)「基督的」眾教會(羅十六16)：說出教會是主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生命所充滿的，因此得以與基督聯結為一──教會是祂的身體，祂是教會的頭(弗一22~23；五23；西一18，24)。 


(三)「眾聖徒的」眾教會(林前十四34原文)：說出神所聖別的信徒是教會的組成要素，也是三一神作工的對象。――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專輯》
短篇精選 
【教會在神所豫定的旨意中早就有的】教會並非應運而生的，神並非因以色列人失敗了，祂纔帶進教會。這一點，千萬要弄清楚，有不少的人是持這種說法的。他們說，主起先要把國度給以色列人，然而他們拒絕了，因此主不得已只能亡羊補牢，就有了「教會」的構想；教會是神所採取的應急措施。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教會是從永遠裏就有的，未有時間和未有世界以先，她就在基督裏蒙揀選了。─史百克《上面來的呼召》
 
【教會到底是甚麼呢？】教會乃是一個屬靈的實際。你不能看見一些物質的東西，或看見一些人在一起，就說：「這就是教會！」基督在你裏面的分量有多少，那麼，你能算入教會裏面的分量也就有多少。因此在我們裏面的基督纔能成功為教會。簡言之，教會乃是在基督裏的那個生命的整體。─ 史百克《上面來的呼召》
 
【主揀選教會做祂新婦的用意】(一)為的是叫祂自己得著喜悅，使祂心滿意足。這位新婦是為著「新郎」的喜悅而被聘定的。(二)為要彰顯主的自己。神要這位新婦來表明祂是一位何等的「丈夫」；也就是「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三)為的是成為主擴充祂國度的器皿。主著祂的教會，要帶領許多的人，進入祂的國度。(四)是為作主的同伴。一個女子可以為人妻，卻不一定成為他的伴侶。這點，大概正是今天造成許多婚姻破裂的原因。─ 史百克《上面來的呼召》
 
講道例證
 
【教會與世界之間必須有界限】比方：一隻船在海裏，船和海不能交通，一有交通，這隻船遲早要沉到海裏面去。你一把教會打一個洞，把世界裏面的東西擺到教會裏面來，結果教會和世界之間沒有分別的界限，教會就被你拆毀了。
 
【教會必須能讓基督完全充滿】「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23)。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意思就是基督的全部。如果一個教會，只有基督的一部份，就不是教會。比方說：我腰身有四十寸，如果你給我一件衣裳只有三十寸，我就不能穿。衣裳要夠大，纔能給我這個人穿。教會對於基督的關係，不止是像衣裳對於身體的關係，乃是像身體對於生命的關係。衣裳對於身體，有的時候，還可以勉強；但是，身體對於生命，是不能勉強的。必須有一個身體是完全的，纔能完全包括基督完全的生命。教會總得有一個夠大的殼子，纔能配合給基督穿。基督那生命所有的豐滿，如果教會沒有，就不能顯出完全的基督來，就不能算作教會。所以教會應當能容納凡是出於基督的一切東西。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建造的教會】由於成長在大西洋海岸，我曾花很多時間在沙灘上建造錯綜複雜的城堡，整個城堡在我雙手下展現出來。有一年，一群惡少連續好幾天，前來搗毀我的創作。最後，我試了一個辦法：先放一些空心磚、大石頭及水泥塊作我城堡的基礎，然後把沙土城堡建在其上。當那些惡棍出現時，我躲到一邊，他們的赤腳碰到強硬的對手。

許多人看見教會面對各樣危險的侵襲，落在災難中、世俗主義、政治、異端，或明目張膽地犯罪，可是他們卻忘記，教會是建立在一個大磐石上(太十六16)，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
加入教會
今天，我們要講到一個相當簡單的題目，是許多青年人所需要的。每個人在信主之后，馬上要發生一個問題，就是加入教會的問題。我們已經說到与世界的分別，但并不是說与世界分別就了了，就停在那里了，乃是應當積極的加入教會。（“加入教會”這四個字不頂好，不過我們姑且用這四個字。）關于加入教會，我們要講四點：
一  必須加入教會
請你們注意，這件事在最近還好，我們在二十几年前起頭的時候，十個得救的人，恐怕就有六個，或是八個不加入教會。這真是希奇的事！他們總以為說，自己作基督徒就好了，什么教會都不加入。你們也許覺得這是相當特別的事，可是在我們的經歷里，這樣的人可不少。前些日子，一般信主的人以為說：基督，我要；教會，我不要。我和基督發生關系，和教會不發生關系。我就是自己作基督徒。我一個人能不能禱告？能，那就行。我一個人能不能讀圣經？能，那就行。我能夠禱告，我也能夠讀圣經，那就好了。要和別人來往，這是麻煩的事。我一個人信主，与主交通，就行了。請你們記得，這一种思想，在中國，在外國，雖然不能說太普遍，可是有這樣的事。許多人認為說，基督，我要；教會，我不要。許多人以為說，与人交通是麻煩的事，我只要与主交通就好了。
所以，我們必須指明給初信的人看，不管他有意思或者沒有意思，他非加入教會不可。他們必須看見兩方面的事：
1、個人的方面
你必須看見，人得救的時候，有個人的一方面，也有團體的一方面。你個人的一方面，你能接受主的生命到你里面來，你個人也能与主有交通，你個人也能禱告。你一個人自己關在房間里，憑著你個人來說，也是信主的。但是，你如果只知道你個人，你總不成一個樣子，并且也不會耐久，也不會太長進。我們還沒有看見一個隱士式的基督徒是能夠長進的。從前沒有，現在也沒有。二千年來，基督教的歷史，有許多人以為說，他能夠單獨的作一個信徒，作一個隱士，關在山上，什么都不管，只要和主交通。請你們記得，這樣的人，屬靈的造就，都淺薄得很，都經不起任何的試探。當環境好的時候，他們也許能勉強維持；當環境不好的時候，他們就不能維持。
2、團體的方面
但你要看見，作基督徒還有第二方面，就是團體的方面。你如果按著圣經中團體的方面來看，你就不能單獨的作基督徒。在神的話語里告訴我們，一個人一得救，就變作神家里的人，就變作神的儿女、神的孩子。這是圣經里第一個啟示。一個人一重生，就生在神的家里，与許多人一同作儿女，作孩子。這是第一。
第二，圣經里還給我們看見，所有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居所，也是神的家。不過這一個家和那一個家不一樣，那一個家是家庭的家，這一個家是住家，是房子的家。
第三，所有的基督徒是合起來作基督的身體，大家彼此互相為肢體，而作基督的身體。
第一、与許多人一同作神的儿女
一個人信主之后，不只得著個人的生命而已，因為所得著的那一個生命，是和許多人有關系的。以神的家來看，以神的居所來看，以基督的身體來看，你們都不過是全部的一部分。你如果盼望單獨地，一部分地存在，這是不可能的事，你定規在神面前失去那一個丰滿，那一個丰富。你也許能夠做一部分，但是，因為你和別人不能連在一起的緣故，你不過是一個零頭，像一塊布的零頭，像一件東西的零件，你不能發出那一個最高的、丰富的生命之光來。丰富的，只在教會里面有。
你們要看見說，不能一個人在家庭里，他有五個弟兄姊妹，而不和他們有來往的。我的父親如果只生我一個，我是獨生子，那么當然我不必和弟兄姊妹來往，因為我沒有弟兄姊妹。如果我家里有五個弟兄姊妹，我的父親生我不是作獨生子，是生我作五個儿子中的一個，我是家庭里的一部分，我不是家庭里的唯一儿子，我怎能說，我和我的兄姊妹不必來往，我只作父親的儿子。我怎能把我關在我的房間里，我把我的門鎖起來，而對其余的弟兄姊妹說，你們不要來麻煩我，我和你們沒有關系，我是作我父親的儿子。那怎么行呢？
一個人信主，不是作獨生子，你不過是十個儿子中的一個，不過是千万個儿子中的一個，你不能關起來獨自作父親的儿子，那一個性質，不許你這樣做。如果你今天是個獨生子，你可以沒有弟兄姊妹的來往，但是你是信了主，你不能不和弟兄姊妹來往，因為這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你在肉體上，可以說我沒有弟兄姊妹，我的父母只生我一個。但是，今天你是生在全世界最大的家庭里。再沒有第二個家庭比這一個大，有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你不能因為多而輕視他們。你要因為我是這么多的弟兄姊妹中的一個的緣故，我要有一個要求，要和我的弟兄姊妹們相識；我要有一個要求，要和我的弟兄姊妹交通；我要有一個要求，要和我的弟兄姊妹來往。如果你里面沒有意思，沒有一點的意念要看見你的弟兄姊妹，我就疑惑說，你到底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個神生的人，而你看見別的被神生的人心里不動，能夠把他們關在外面，而沒有一個意念，要把手從一個洞里伸出去，從一個門里伸出去，樂意拉著隔壁的神的儿女的手，我就疑惑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那一個獨善其身作基督徒的意念，不是基督徒的意念。那一個意念不是基督徒所有的，也不是基督徒所應當有的。因為你在家庭里，應該作自己弟兄的弟兄，應該作自己姊妹的姊妹。何況在神的家，豈不更應該如此呢，這一個關系，是從神的生命來的，里面是充滿了愛的。誰不想看見自己的弟兄姊妹，誰不想和自己的弟兄姊妹來往，誰不想和自己的弟兄姊妹交通，這是希奇的事！請你們記得，雖然你是個人接受神的生命，來作神的儿女，但是，你所得的生命，是千万個儿女中的一個，你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弟兄。你生命的性質不是單獨的，因為那一個性質，就是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來往的。
第二、教會是神的居所
現在我們來看第二點。圣經給我們看見一件頂奇妙的事，就是教會是神的居所，這在以弗所書第二章，這也是全部新約大啟示之一。以弗所書里面，都是大的啟示，二章的啟示，是大的啟示中的一個。你們要知道神在地上有居所，神有房子。神需要居所。居所的思想，在圣經里，從會幕起到今天，從所羅門的圣殿起，到后來修理复興，一直下來，到教會起頭的時候，神把人拿來做他的殿，而不像從前的那一個搭在曠野里的帳幕。神曾住在大的房子里，就是所羅門的殿。但今天神是住在教會里，教會也是神的居所。我們這些人，是合在一起作神的居所，而不是一個人作神的居所。乃是這么多神的儿女，借著圣靈合起來，成功作神的居所。這就是彼得前書二章五節所說的，我們是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宮”字，實在就是房子，別的地方，都是翻作房子，而這里卻翻作宮。
屬靈的房子是用活石造的
這一個屬靈的房子，是怎樣造的呢？是活石造的，不是死的石頭造的。在所羅門的圣殿里，是死的石頭造的，今天這一個房子，不是死的石頭造的。今天神的居所，是活石造的。彼得也就是一塊活的石頭，他的名字就叫石頭。把這些活石合在一起，成功作一個殿。你們已經相信了主耶穌，你一個人能夠成功作一所房子么？一塊石頭，如果不是堆在一塊石頭上，就是荒涼的表示，不是好的現象，乃是有審判，荒涼了，所以一塊石頭不在一塊石頭上面。如果是一所房子，是一塊石頭堆在一塊石頭上面的。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合在一起，才是一所房子。今天，感謝神！你得救了！相信了主耶穌，你也是一塊石頭。你拿了一塊石頭擺在家里，這一塊石頭有什么用處？合在一起是一所房子，單獨的時候一點用處都沒有，恐怕要成功作絆腳的石頭，而不是一塊活石。
一個人一信主，這一個人就是神居所中的一塊石頭。你是石頭，不錯，你個人是石頭，也不錯，若是沒有別的石頭，就一點用處都沒有。今天你真像汽車上的一塊零件一樣，配搭起來的時候，成功一部汽車，就能跑。你如果單獨地在那里，有什么用？你就失去了神的丰富。我們不敢說，作活石的人，單獨站住的時候，就會成為死石了。但是一塊活石，如果不和別的活石合在一起，成功一個神的居所，這一塊石頭雖然是活石，但定規要失去它的用處，沒有屬靈的丰富。因為需要与別的活石合在一起，才能盛得住神，神才能住在里面。一塊石頭。不能成為神的居所，所以在你里面，要有要求說，要有教會，才是是的。
弟兄們，一個人知道自己得救，是很奇妙的事。我記得英國在一百年前有一位司徒雷先生（Mr.Stooneg），他說：“在我得救之后，有一件最奇妙的事發生。就是有一天，我知道我是建造基督居所的一塊材料，這是最奇妙的一件事。”在那一天我讀的時候，覺得很平常，知道我是建造基督居所的一塊材料，這有什么希奇？今天回想起來，司徒雷實在不錯。你有這個感覺的時候，你要覺得實在是奇妙的事。他說他感覺這一個的時候，覺得比得救更奇妙。
感謝神！我們的的确确是基督屬靈的房子里的一塊材料。如果我們的那一塊材料，和這一個房子脫离了，我們就變作沒有用處。你碰著那一個的時候，你的的确确覺得奇妙。我們想想看，神所住的房子，沒有這一塊石頭就不行。神所住的房子，缺了這一塊石頭，就要有一個洞，賊可以挖進來。我是神的材料，沒有我，就不行。
單獨就失去屬靈的丰富
所以，弟兄們，你們必須看見，你是圣靈帶來建造神殿的材料。你如果把你自己關起來，把一塊材料關在家里，有什么用處呢？一塊材料所有的用處，是合在一起；一塊材料單獨著，就沒有用處。單獨，馬上失去你的丰富，神不能盛在你的里面。要合在一起，神才能盛在你里面。比方說，我們有許多木桶，是非常好。它是一塊一塊木頭合成功的，你能用它挑水，盛水。你如果把它的一塊拿出來，它就不能挑水。木頭的性質沒有改變，但是它的丰富改變了。它能蘸一點的水，但是不能挑水，它的丰富失去了。我們是神的家，房子就是家，你如果一單獨，你就失去丰富。
初信的弟兄，你們今天也許看不清楚，你們以后要越過越看出來，你一信了主，你里面自然而然有一個意念，要碰著神的儿女。你里面自然而然有個意念，要找到另外的材料，另外的石頭。所以，你們要順著你們的性質去做，不要因著你們頭腦里有另外的思想，而把你自己与人分開。
第三、我們合起來成為基督的身體 

第三，我們乃是在基督的身體里合一，成為一個身體的人。我們乃是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四章說：“身體只有一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也是說：“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這話叫我們看見說，我并不是一個能夠單獨的人。我是一個弟兄，合在家庭里面，我如果不高興，不管別的弟兄，這還做得到；如果我是一個古怪的人，偏不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來往，只要我和我的父親不出事情，關起來，作神的儿女。這個，你也做得到。你在上面第二點那里看見，我們合起來做成神的居所，我是其中的一塊活石，但是我不歡喜堆在別人身上，也不愿意別人堆在我的身上，我就是歡喜單獨，因為彼得沒有加入教會之前，也是活石，他是Petros，他是單塊的石頭。在那個時候，我也行啦！你說：房子里要有一個洞，就讓它有一個洞好了，我不管，我要一個人作基督徒。這個，也可以讓你去。
身體上的分開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神告訴我們說，我們是身體，不像石頭在房子里，也不像弟兄姊妹在家庭里。今天你是身體上的一只眼睛、一個口、一只手、一只腳。一雙眼睛放在頭上才有用處，如果放在家里，就沒有用處。一只手放在肩膀上才有用處，如果放在玻璃瓶里，就沒有用處。一條腿放在身體上才有用處，如果挂在樓上；就沒有用處。請你們記得，身體是這樣的，肢體是這樣的，什么都不能离開，這是頂厲害的關系。
今天，你如果看見，有一條腿丟在桌子上，有一雙手丟在椅子上，有一雙耳朵丟在地板上，下—次你不要來這個家了。你在路上走來的時候，如果拾起一只手、一個口、一個鼻子、一只眼睛、一只耳朵，那可不得了啦，身體上是什么東西都不能分開的。神的家，要勉強的分開還可以說；神的殿要勉強分開，也還可以說；但神的身體分開，乃是不可能的事。你的耳朵不能生气要獨立，你的手也不能生气要獨立，腳也不能站起來說，我要獨立。你是非合在一起不行的。
你所得著的生命，也不許可你單獨。主不是給你一個完全的生命。我們要著重這一件事，主沒有給一個弟兄，一個姊妹完全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靠著別人的生命的。我們不是接受一個完全的生命，如果是一個完全的生命，就行了。我們所接受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是我靠著他，他靠著我，是那樣靠著的生命。千万要記得，肢體不能單獨。如果一單獨，就不能活。一單獨，不只是失去丰富，也是失去生命。如果我和弟兄姊妹是一個身體的話，我沒有法子單獨地作基督徒。講到這里，就已經夠清楚了。你看見，你所得著的生命，是非同別人合起來不可的。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附屬的作基督徒
我盼望你們，一作基督徒，就和別人合起來。不是作基督徒十年八年了，還是一個人。以往的時候，我們并沒有那樣絕對的告訴人。人都是靠著自己行，這不對。有的人，作十年八年的基督徒，后來逐漸逐漸的看見，神給我的生命是倚靠的生命，神沒有給我一個獨立的生命。神給我一個依靠的生命，我獨立的一個擺在那里不行。我是附屬在許多基督徒身上作基督徒的，我是附屬的作基督徒，不是獨立的。你們知道，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不是附屬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附屬的作基督徒。
你們听見有附屬的机關，你們也听見有附屬的机构，你們听見有附屬的人，請你們記得，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是附屬的作基督徒，都是加上去的。沒有一個基督徒，是單獨在神面前有力量存在的。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附屬在其他的基督徒身上生活的。請你們記得，我們是花了多少年的工夫學習看見這一個。盼望你們從起頭，就作一個附屬的人，附屬在許多基督徒身上作基督徒。這樣，你們就有供應，你們就有造就，就有愛，就有交通。
一個基督徒，是非加入教會不可的。加入教會，這是外教人的字眼。但因為現在要用初信弟兄所能領會的字眼，所以說，你要加入教會，你不能作私下的基督徒。你只能和所有神的儿女，合在一起作基督徒。當你這樣看見的時候，要為著這一個緣故，你非加入教會不可。你不能說，我一個人相信就行。你只能附屬的作基督徒，你要把別人拖在一起。不然就不行。我們真是藤蔓，是挂在別人身上的，是靠在別的基督徒身上來作基督徒的。
二、要加入哪一個教會
加入教會應該的，但是我要加入哪一個教會呢？不錯，他們听福音是在你那里听的，他們得救是在你那里听福音而得救的。有許多頭腦清楚的人，不會因你是介紹人的緣故，所以就以為你是對的。雖然有的人，會因你是介紹人的緣故而跟從你走。但有的人，他們要考慮，這么多的教會，我要加入哪一個教會呢？這實在是一個問題。今天有許多的教會，我要加入哪一個教會呢？
教會不同的原因
教會的歷史，有二千年之久，有各個時代里所興起來的教會，這是時候的不同。有各個地方所興起來的教會，這是地方的不同。有各個神的仆人所發起的教會，這是人的不同。在這里就有三個不同：時候的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的不同。不只因這三個不同而有三個不同的教會，我們更要看見，因圣經里真理是這么多的緣故，就有人因注重某一個真理的緣故，設立了一個教會。另外一個人，因注重另一個真理的緣故，又設立另一個教會。因著真理注重的不同，所以生出許多不同的教會。因著某一個地方，有某一個需要，有人起來注重某一個真理，所以就產生一個不同的教會。那一個注重的點，就成功作產生那一個教會的原因。
有了這几個不同的情形，所以就產生出許多不同的教會來。這些不同的教會到底有多少呢？今天在全世界里，教會的數字是在一千五百以上。這些都是正宗的，具有相當規模的。不是以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教會來算的，是以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的來看。像圣公會算一個教會，長老會算一個教會，監理會算一個教會。這樣有規模的，約有一千五百個。弟兄們！我對你們說：要加入教會，我替你們想一想，要在這一千五百個中揀一個，倒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要在神面前來看一件事，在這么多的教會之中，在這么多的混亂之中，到底在神面前有沒有一條路。講到這里，你就得看見說，有路。因著神的話還留在我們中間的緣故，我們能夠將神的話拿來讀，看神的話里面，到底怎么說。這一段的圣經，必須讀給年輕的弟兄姊妹听，要給他們看見，圣經里面，對我們應當加入的教會是已經有指引的路擺在那里的。并不需要他們自己花許多工夫去查，花許多工夫去問，到底應該加入哪一個教會。要他們自己去分析，要他們自己去查，也許一輩子都查不出來，他們沒有那個力量，他們沒有那個設備。但是神沒有把我們留在黑暗里面，因為在圣經里已經給我們一條路，叫我們看見到底哪一個教會是我們應該加入的。
教會分別和混亂的情形
我們來看教會分歧的情形，有的是人的不同，有的是地方的不同，有的是時候的不同，有的是所著重的真理不同。那么你在這里，要看見一點榜樣，才能清楚到底這話是什么意思。
地方的不同
有的是地方的不同，比方圣公會，它老的名字是“安立甘會”（Anglican Church ）。“安立甘”意思就是英國。換一句話說，圣公會的意思，是說從英國傳出來的！它是英國的國教。但是，有一件希奇的事發生，從英國傳到了美國，就有美國的圣公會，或者說美國的英國會。從英國傳到中國，就變作在中國的英國教會。還有，美國的圣公會傳到中國來，就變作美國的安立甘教會到了中國。英國教會，傳到美國又到中國，就變作中國的美國英國會。你們看，地方的亂，是何等的亂。你變作怎樣的基督徒呢？中國的美國英國會，夠不夠亂呢？
比方說，天主教、天主公教，事實上是羅馬教會。我們這里是上海，你羅馬教會在這里有什么用？我告訴你們說，羅馬教會這四個字，到別的地方去設立教會，有一點不對。你是亂了地方。英國會為什么到美國去，英國會到美國去做什么事？美國會到中國來做什么事？羅馬教會到上海來做什么事？上海教會到福州來做什么事？以地方起源的那一個教會，是一個混亂的東西。英國跑到美國，美國跑到中國，羅馬跑到上海，上海跑到福州。
時候的不同
還不只這樣，有許多的教會，是按著時候來分的。因著發起的時候不同的緣故，就設立了不同的教會。你就把中國拿來作代表吧！景教，是唐朝的時候來中國傳福音所設立的教會，唐朝的時候，就有基督徒從西方來到中國傳福音。等到明朝又有天主教從西方來到中國設立教會。那么唐朝時候所設立的教會，就和明朝時候所設立的教會聯不起來。為什么呢？因為我是那一個時候來的，你是這一個時候來的。清朝的時候，更正教來到中國，你看見又多出一個教會來。有唐朝的教會，有明朝的教會，有清朝的教會。民國之后，有弟兄會來，你看見不只有景教，有天主教，有更正教，又有弟兄會一大宗。他們又有另一班人，變作另一個教會。這是時間上的不同。在這里，你看見，不只是以他們來的地方不同而分，就是來的地方同，可是因為時間的不同，又把教會來分了。
人事的不同
不只這樣，在教會的歷史中，你還看見有許多人事的不同。衛斯理所設立的教會變作衛斯理會，路德所設立的教會變作路德會。因著人事的不同，人不一樣的緣故，教會就因著來分。有衛斯理宗，也有路德宗，這都是憑著人分的。
真理注重的不同
還有，就是按著所注重的不同來分。注重因信稱義的，叫信義會；注重圣洁的，叫圣洁會；注重圣靈的，叫五旬節會；注重使徒神跡的，叫使徒信心會；注重教會是一個堂會獨立的，叫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注重長老管理教會，承認說使徒的權柄是交給長老，由長老一直傳到今天的，就稱作長老會；承認監督是繼承使徒的人，就稱作監理會。因為他們是以一個監督管理一個教會；注重受洗，要全身浸在水里的，就變作浸信會；從巴色的地方出來的，就叫作巴色會，在廣東有這樣的會。大家都是信義宗，從德國出來的叫路德會，從荷蘭出來的叫荷蘭更正教。你看見，整個世界上的教會，有各种各樣的分別，不幸有一千五百多個，都有他自己的歷史好講，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好講。在這樣混亂的情形之中，你的路要怎樣走呢？你如果要在上海，要在福州去找出一個教會來加入，有那么許多個，你要去找，也許是相當的難。
三、地方教會
到底我們有沒有路呢？在圣經里，關于教會，是最簡單的，一點也不亂，清楚得很。也許有人要問說，到底教會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多讀几節圣經，讀書信的頭几句話，讀使徒行傳，讀啟示錄第一章，我們看見都是：在羅馬的教會，在耶路撒冷的教會，在哥林多的教會，在腓立比的教會，在以弗所的教會，在歌羅西的教會等等。有這么多個不同的教會。在使徒行傳里有在安提阿的教會，在啟示錄一章里有七個教會。在圣經里教會有分別，不錯，但是這一個分別在哪里？這是什么分別？在圣經里就是這一個分別；沒有第二個分別。這叫作什么呢？你們自己可以回答。因為這一條路倩楚得很。
在圣經里教會是以地方來分
圣經中有的道理有兩個，你要斷定一個不容易。如果只是一個，若弄錯了就是愚昧的，這是瞎眼的。圣經有的地方說因信稱義，圣經也有的地方說因行為稱義。有羅馬書，也有雅各書，這一個如果錯了，還情有可原。但是教會的問題，路只有一條，若是再不清楚的話，真是不可原諒了。你們看見哥林多是一個地方，以弗所是一個地方，歌羅西是一個地方，羅馬是一個地方，腓立比是一個地方，你看，完全是地方。換一句話說，教會的分只能以地方來分，不能以任何的東西來分。清楚么？你們必須看見，教會只能以地方來分，不能以別的東西來分。就是一個地方，一個城，是以一個城來作單位。哥林多、以弗所、歌羅西，都是一個城，教會的范圍，是以一個城，一個地方為單位的。
比地方小的不是教會
教會最大，是以地方為單位，教會最小，也是以地方為限度。比地方的教會小的，沒有教會；比地方的教會大的，也沒有教會。什么叫作比地方的教會小呢？哥林多前書一章清楚得很。哥林多前書一章是說：在哥林多的教會。那么，在哥林多的教會里，有一般人說，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基督的，把在哥林多的教會分成四分，這是太小了。所以保羅說，你們是分門別類。哥林多前書一章是給我們看見，教會如果比地方再小，不對。保羅好不好？好！亞波羅好不好？好！彼得好不好？好！但是如果用這些人來分，請你們記得，不行。因為教會是以地方來分的，不能以使徒來分。如果以使徒來分，保羅說，這是分門別類。你們是順著肉體而行。教會只能以地方來分，不能以使徒來分。一個地方里以三四個使徒來分，就太小。這樣分法，是一個派別。
教會的范圍也不能比地方大
教會比地方大，也不行。你讀圣經，是在加拉大的眾教會，在亞細亞的眾教會，在猶太地的眾教會。猶太地有許多教會，所以說，在猶太地的眾教會，這是在使徒行傳里。在加拉太的眾教會，是在加拉太書里。在亞細亞的眾教會，是在啟示錄里。你把這三個地方讀了之后，就看見圣經是相當清楚，沒有一個教會，是比地方再大的。加拉太是羅馬帝國的一個省，不是一個地方，所以不是說加拉太的教會，乃是說加拉太的眾教會，你不能把加拉太一省聯起來說：加拉太的教會，乃是說加拉太的眾教會。是好几個教會，不只一個。所以“教會”這一個字，就變作是多數的，不是少數的。所以比地方大的不行。
有一個省的眾教會，但不能聯合
沒有說，在亞細亞的教會，因為是單數的，是說在亞細亞的七個教會。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都是亞細亞的地方！但并不是這七個地方，變作一個聯合會，乃是在亞細亞的七個教會。比地方再大些就不行。這七個教會，沒有拼成功作一個大教會。也照樣，使徒行傳里說，在猶太地的眾教會，因為猶太在那個時候也是作羅馬的一個省（本來是一個國，現在是一個省）。我們知道，在猶太省里有許多地方是有教會的，但是你不能把這些合成功作一個教會。
所以，你要看見說：神定規教會只能有在福州的教會，不能有福州的某某教會，因為那一個比地方小；也不能把全福建省的教會，聯成功作一個教會。只能有在福建的眾教會，不能是一個教會，因為那一個是比地方大了。
教會只有當地地方的名字
弟兄們！你們自己清楚的時候，你們就能把這個話告訴那些不清楚的人。教會，在圣經里，清楚得很。沒有人的名字，沒有道理的名字，沒有制度的名字，也沒有地方來源的名字。乃是當地的地方名字，而不是出來的那個地方的名字。只能有在福州的教會，不能有在福州的上海教會。你不能有在上海的羅馬教會。羅馬教會，要回到羅馬去。如果有在羅馬教會里的信徒到上海來，你可以在上海的教會里，你不能在上海設立羅馬的教會。那一個來源的地方，不能拿到上海來。圣公會，應該回英國去。安立甘的信徒在上海，變作上海教會的信徒，而不是把安立甘會拿到上海來。教會，只能是地方的。神在祂的話語里，定規教會是以地方來分的，不是以國來分的，所以沒有中國的教會、英國的教會。只有在倫敦的教會，在上海的教會。一個一個都是地方的，是与地方發生關系的，而不是与一個國發生關系的。所以“中華基督教會”，根本是圣經里沒有的東西。
人的分別是沒有的，國的分別是沒有的，道理的分別——真理的分別也是沒有的。神的話，只許可一個分別，就是地方的分別。你在什么地方，你就是那一個地方教會里的人。你如果要換教會，你就得換地方。我如果在福州，覺得一個弟兄，我不能和他在一起，如果要調教會，不能從福州的這一個教會，調到那一個教會，只能調地方。我從福州到廈門去，那行，那是另一個教會。神只承認地方的分別，神不承認任何其他的分別。我前一次經過南平的時候，听見有弟兄說，我們的教會和別人也差不多。我心里覺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你們必須要被主帶到一個地步，看見圣經的教會，都是以地方來分的。我相信你們在神面前，要蒙神怜憫。你們要看見只有一個教會，那一個教會，該是地方的。
四、怎樣加入教會
最末了，是怎樣加入教會？圣經里，從來沒有說加入教會的話。這一句話，就把題目打倒了。但因為沒有法子，人的字眼還須要用它。如果不說加入教會，沒有字眼說，所以就說加入教會。
等到一個人真要加入教會的時候，就得對他說，圣經里，根本就沒有這么一回事。圣經里是怎樣說的呢？圣經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從來沒有一次，在任何的時候，在任何的書信里，在任何的行傳里，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加入教會”。因為你如果要“加入教會”，這是加不進去的。這就等于在外頭，有一個耳朵定規好了，要加入我的身體作耳朵，我告訴你們說，就是頂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做這樣的事。沒有一個人能夠加入教會。你在里面，就在里面；你不在里面，就不在里面。所以加入教會，并不是說你能夠成功作教會的一分子。一個人要加入教會，定規他是已經在教會里的。
人蒙救贖就進入教會里面
一個人蒙了神的怜憫，看見了罪，看見了血，得著了救贖，得著了赦免，得著了新的生命，蒙神借著复活叫他重生。這一個人，神已經把他加在教會里面，是神把他加入進去，他就已經在里面了。這一個人，已經是里面的人，而不是自己加入的人。許多人想說，他要加入教會，我告訴你們說，你們如果能夠加入教會，就是說那一個教會是假的。只有假的教會才加得進去，真的教會，你要加也不進去。你如果是屬于主的人，主所生的人，不必加教會，你已經是教會里的人。加也加不進去。你如果是屬乎主的人，主所生的人，不必加入教會，你已經是教會里的人。
所以，教會是不必加入的，也是不能加入的。要加入也加不進去，不加入也已經在里面。已經進去的，就已經進去了，不必加入。凡要加入的人，是在外面，加也加不進去。這叫作“教會”。教會就是這么特別的一個机關。所有的問題都在乎說，你是不是神所生的。你如果是神所生的，是已經進去了；你如果不是神所生的，要進去也進不去。這一個團體，奇妙就在這里。不是簽名、考試、寫上心愿書、立志，加得進去的；是神所生的人，就已經在里面。在神面前，我們都是教會里面的人，已經是了，用不著加入。
要到教會里去尋求交通
為什么我們要勸你們加入教會呢？這不過是姑且用你們所懂得的字眼來說。你們已經是教會里面的人，所以并不是把你接收進去，乃是因為你在人的中間，有不認識你的。因為我縱然被神拯救了，不一定教會認識我，我已經相信，弟兄沒有知道我相信。相信是在我里面的事，他們莫明其妙。為著這個，我要去尋求交通。像保羅說，愿意和他們有右手的交通。要到教會里去，對他們說：我也是一個基督徒了。你們把我收留像一個基督徒一樣。因為人是有限制的，人不知道，所以我就得去找到有個教會，是站在地方的地位上的。我去對他們說：我也是一個弟兄，我也是一個基督徒，請你們接待我像一個基督徒一樣。不必加入。
我的父親如果是中國人，我不必入中國籍，因我不是外國人要入籍。我如果是信徒，教會不認識我，我可以到教會里來說，你們不認識我，但是我已經是一個基督徒，請讓我和大家有交通。請你們接待我，像接待你們自己的人一樣。那么，教會的弟兄看看你實在是他們中間的人，就和你有交通。這就叫作加入教會。
你們已經是在基督里的人，要學習尋求神儿女的交通，肢體的交通，身體的交通，能夠在那里好好的事奉神。如果初信的弟兄，能夠看見這一個光，感謝神，他們又多走了一步，而不是馬馬虎虎的，而不是沒有根基的。盼望他們能走一條直的路，可以有很快的長進。求神怜憫我們。
神的教會

讀 經: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耶穌基督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哥林多前書一章一至二節。）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節。 ）

神的兒女追求長進到一個地步，就該認識神的教會。教會這個問題曾經給人極端的強調過，像天主教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又一直給人忽略掉，像現今一般的公會一樣。我們越讀聖經就越清楚，個人得救是救恩的最起碼的要求，也即是說，我們在救恩的工作上不能停在個人得救的這一點，應該更進一步看到神『建立基督的身體』——教會——的計劃。（參看弗四章十一至十二節。）看見了神的心意和目的，我們就在個人得救的基礎上趕上去。看不見教會是神的心意，我們的追求和事奉是有限度的，最少也欠缺屬靈的活潑。

一、教會是甚麼

首先要了解過來的，就是要準確的知道教會是甚麼。一般的信徒對教會的認識是模糊的，所以他們的教會生活也是含糊的。我們先提一提一般信徒對教會的誤解。

1、教會不是禮拜堂

這是一個最普遍的誤解。我們常聽到一些信徒說﹕「我們到教會去。」或是說﹕「你在那一間教會聚會呢？」他們的心思就是把禮拜堂看成是教會。禮拜堂是教會聚會用的房子，是一所建築物，但卻不是教會。

2、教會不是慈善團體

許多人都以為教會是個慈善團體，是社會救濟的機構。當然，教會在合宜的情況和原則下會作一些幫助人的事，但是教會卻不是為這個目的而建立。不少人要在教會中得救濟的好處，結果他們失望了，因為他們錯認了教會是救濟機構。

我們不該作糊塗人，從積極方面來認識教會是必須的。對教會有了準確的認識，我們才能與眾聖徒在教會中活出神的心願。 

3、教會是得救的人的組合

從教會這一個詞來看，照著聖經的原意，就是「被選召出來的人」。很明顯的，教會就是一群人，但不是一群普通的人，而是一群給神選召出來的人，這些人就是教會。

『神的教會，就是在耶穌基督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林前一章二節。）簡單的來說，組成教會的那一群人都是因信耶穌得救的人。每一位得救的人都是組成教會的一個份子。他們組成教會不是根據任何的教會組織法，事實上教會也沒有甚麼組織法或章程。說得明白一點，他們所以成為教會，完全是因為同在一個救恩裏的事實。因此，教會就是一個生命的組織，信主得救有了生命的人就自然的在教會裏。沒有得救的人，不管他聚會了多久，或者參加了多少教會的活動，他仍然是教會的朋友，簡稱為「教友」，實際上卻不在教會裏。教會是一群得救的人的組合，是一個生命的組織。我們對這個觀念一定不能含糊的。

4、教會是神的見證團體

人墮落離開了神，成了對神完全無知的人。神把教會選召出來，就用著教會來作神的見證，叫世人從教會認識神，藉著教會所作的見證歸向神。『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這說出了教會的使命，教會就是神的團體見證人，領人來歸向主，又造就人追求像主。因此，教會又叫作燈台，給人看見亮光，脫離黑暗的死蔭。（參看啟示錄一章二十節。）尤其是在這個末後的世代，人都不肯要神的日子裏，神藉著教會一直在告訴人有神，並且神樂意拯救背逆的人。
二、神的教會

一般來說，由人所組成的團體就是屬於組成的人的。但是對於教會來說，這個原則就不合用了。神好像是要藉著教會來對付人的佔有慾，人都喜歡把與自己有關的事物佔為己有，但神就不允許人在教會裏來這一套。聖經裏提到教會所屬的問題，都直接了當的告訴我們，教會是『神的教會』（林前一章二節。）是「主的教會」，（參看太十六章十八節。）卻不是「人的教會」，或是「我們的教會」。因為教會是神付出祂自己的獨生子這樣重的代價所買贖回來的。人若不認識『神的教會』，要代替神來作教會的主，就一定會引出許多的嫉妒和紛爭，敗壞教會本身和人的信心。丟特腓在教會中所作的就是一個好例證。（參看約翰三書九至十節。）所以，我們一開頭就該認識教會是神的，只有神自己是教會的主。

1、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教會是神的教會，神安排祂的獨生子，就是作為教會的贖價的耶穌基督，作教會的元首。『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歌羅西書一章十八節。）所以我們又看見，祂是在教會中間行走的。（參看啟二章一節。）祂一面鑒察自己的教會，也一面管理並帶領著祂的教會。人的天性喜歡出頭，但在教會中神就要人學習順服基督，因為只有祂是教會的頭。祂是頭，我們教是服祂的權柄，一切都是以祂為憑依。離開了基督，教會就沒有路走，教會也就成了『按名是話的，基實是死的。』的宗教團體了。（啟三章一節。）所以神又安排基督作教會的『房角石』，（弗二章二十節。）以祂來定準方向，一切不向著主的事物，都不該擺進教會來。教會是叫人破碎自己的地方，教會也是讓人學習單一高舉主的地方，每一個在教會中的神的兒女，都要追求認識教會的頭，又服在祂的權柄下來彰顯主的榮耀。

2、神在教會中的權柄——神的話

信徒在教會中怎樣認識神的權柄呢？又怎樣學習以主為主呢？主自己又是怎樣在教會中執行祂的權柄？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有人主張教會的長老就是神的權柄，有人又主張教會的大多數就是神的權柄。這些主張都沒有摸到這問題的焦點。神的權柄不是在乎少數屬靈的人，也不在乎大多數的人，而是單一憑藉神的話——聖經的明訓和原則。近代的教會多受人意的操縱和遺傳的影響，這是教會的一個大危機。人的思想觀念時刻在改變，人的生活方式環境也是不斷的改變，人的道德標準也隨著時代而變（低落），但是神的權柄不會跟著人所表現的更改。因此，沒有一個人該說，「現今是二十世紀，教會不該老是守著古舊的內容。」神的不改變就確定了教會的內容不能遷就時代，神的話是怎樣定規，神的權柄就是怎樣的顯出來；神的話的絕對真實可靠，就定準了教會的活動唯一的憑依。世人可以對教會不諒解，但是教會為著順服神的權柄也不希企世界的諒解。神的兒女該學習透過神的話而服神的權柄，這樣就保守教會不偏離神的道路。

三、教會的根基——復活的基督

教會所以能在相反的世界趨勢中站立，堅持作神的見證，是有一個極寶貝的事實作基礎的。從神的在地上建立祂自己的教會開始直到如今，教會不斷的經歷了從外面來的暴力逼迫和反對，也經歷了撒但在教會內部所撒播下的敗壞，腐蝕和使教會變質的事。教會的歷史充滿了基督的血淚與憂慼，但是也充滿了神榮耀的得勝，這樣的史實仍然在地上繼續的進行著。

教會能有這樣的屬靈力量，絕不是因為教會有許多超人，相反的，『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世上軟弱的，……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林前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但神給了教會一個榮耀又穩固的根基，就是一位從死人裏復活的基督。沒有基督的復活，就沒有教會。天主教把使徒彼得說成是教會的根基，這是愚昧的。我們讀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八節，就能清楚的明白，教會的根基就是彼得當時所認識的『基督』，也是『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的『基督』。因為基督為我們進入了死，但死卻沒有權柄拘留祂，祂榮耀的從死裏出來，也摧毀了死的權勢，要釋放被死壓死制的人。就是這樣一位復活的基督作了教會的根基，這一個根基沒有人能搖動，連魔鬼都不能。死是魔鬼在地上最厲害的權勢，它可以對付基督徒的身體，也可以關閉禮拜堂的門，但是不能毀滅教會，因為神把教會建造在復活的基督的根基上。教會的歷史不斷的顯明這個事實，神的兒女也該領會這個得勝的事實，不叫世界的潮流把我們沖倒，反要靠著神復活的大能，站穩在神這一邊，剛強的作神的見證人。

四、教會在神的計劃中的地位

我們進深一步來看，在神的眼中，祂是如何的看教會呢？聖經上的活明顯的說﹕『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已。』（弗五章二十五節）但是當主被殺的時候，地上還沒有教會，因此，這節經文就給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就是基督受死的目的，除了作成救贖以外，還要在地上建立教會。神為要得著教會，連祂的兒子都捨掉，我們就能領會到，教會在神的整個計劃中實在是佔著很重的地位。 

1、神的充滿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章二十三節。）這裏說出教會是神的豐滿所充滿的。雖然『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但是神卻要尋找一樣器皿，把祂的豐滿擺進去。可是神在宇宙中一切所造的物裏，除了教會以外，祂找不到一個比較合適的器皿來盛裝祂的豐滿。只有教會是祂所看為最好的，也是最合適的，祂就定意把祂的豐滿擺進教會裏。這是一方面的意思，讓我們看見唯有教會能解決並滿足神的需要。

按著原意直譯，我們從這節經文中就領會到更寶貝的神的心意。『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的完滿（或完全，或完整）。』這個意思叫我們看到，神以教會為完滿，好像神沒有教會，祂就感到有缺欠；神得著了教會，祂就覺得完滿了。這不是說神本身不夠完滿，非要教會來填補祂的缺短不可，而是說這一位完滿的神，要藉著教會來彰顯祂的完滿。『我們原是祂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弗二章十節。直譯。）教會實在是神的精心傑作，神創造並管理宇宙，並不費神太多的力氣，但是在造成教會的這事上，神捨去自己的獨生子，又顯明復活的大能，叫那些本來與祂為仇敵的該死該滅亡的人得著挽回到一個地步，與祂聯合，作祂的眾兒子，成為祂的後嗣，叫神的智慧，信實，公義，聖潔，慈憐，榮耀和豐富，都在教會裏顯明出來。我們思念及自己的微小與不配，現今竟成了神的完滿。神這樣抬舉我們，我們怎能不體貼祂的心意呢！

2、神藉著教會對付撒但

撒但的墮落，把神在宇宙中的秩序都打亂了，撒但並且成了神的對頭，要推翻神的寶座，搶奪神的權柄，在神所作的一切事上都進行破壞和搗亂。神不得不對付撒但，神本來可以用祂的權能來把撒但解決掉，但神不這樣作，因為祂要撒但從心裏服神的權能，叫牠知道背逆神的愚昧。因此神就從撒但的權下救出人來，赦免他們的罪，賜給他們生命，又與他們聯合，叫撒但的權勢永遠的從他們身上脫下，這就是教會建成的歷史。『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三章十節。）好些弟兄以為這裏所提的天上執政掌權的，單指那些在天上侍立在神面前的。但按事實來看，也應包括撒但和牠的集團。（參看弗六章十二節。）在一切被造的物中，只有撒但不肯服神的，神要藉著祂手中的工作——教會，來叫撒但服神的智慧與能力。神把全副軍裝賜給教會，用著教會與撒但爭戰，成就了神的旨意仍然能站立得住，（參看弗六章十至十九節。）又藉著教會來向陰間誇勝，等到教會完全長成的時候，神就捆綁撒但，審判並刑罰牠。我們看見神對付撒但與教會的建立和長成有著直接的關係。我們沒有想到，神竟是用我們去對付撒但，並且羞辱牠。這樣，我們就明白，為甚麼撒但要盡力敗壞教會了。

3、神的計劃執行的焦點
神不單用著教會對付撒但，也用著教會來引進祂的計劃的高潮。『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教會）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進入神兒女榮耀的自由。』（羅八章十九至二十一節。）神的救贖計劃並不是以個人得救為滿足，神的心意是要叫因罪進入了世界而受了虛空轄制的萬物都得著釋放。這事的成就要等到國度的時候，那時萬物復興，神的旨間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眾民都尊主的名為聖，主的權柄得著完全的高舉，地上的邦國都生活在平安與和睦裏，一同享用神榮耀的豐富。這是神的計劃，也是人在歷世以來所渴想的。但是神給我們指明，這個榮耀的時間來臨，是要根據神的教會長成，就是『神的眾子顯出來』。教會不長成，國度就不能引進來，教會一長成，榮耀的國度就來到。神把教會作為祂的計劃的焦點；神建立教會，也造就教會，為要引進榮耀的國度。主若開我們的眼睛，我們就會看到神如何看重祂的教會，我們又在祂榮耀的計劃中接受了何等大的職事。神這樣的抬舉我們，我們怎能不體貼祂的心意，只管個人的蒙恩，而不顧念教會的長成！

 4、神的家 

『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提前三章十五節。）教會又是『神藉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章二十二節。）這是滿有恩典的啟示。在創造的歷史中，神第七日安息了，但是在人墮落以後，不單是人沒有安息，連神也不能安息，祂要一直的進行救贖的工作。但是神給我們看見，祂得著了教會，祂就得著了安息。家就是安息的地方，我們成了神的教會，祂就以我們作為祂的安息，祂看到我們就得著安息，祂活在我們當中也就享受了安息。神得了安息，人也在祂面前得享安息。我們敬拜神，祂既以教會為祂安居的所在，以教會為祂的家，祂就把祂的心意都放在教會裏，就是放在我們這一群被召出來的卑微的人身上。我們算得甚麼！竟蒙了神這樣的恩待。

神給我們看見了教會，我們就不敢以教會為小事。神不停的造就教會，叫教會的質（屬靈的程度）和量（得救的人數）都要長成，神就藉著教會來完成祂的計劃，這是宇宙中的一件絕頂大的事。許多基督徒追求到相當地步的時候，他們的難處就是看不見教會，就落到一個不知道追求甚麼的光景裏，我們要求主給我們看見教會。看見了教會，我們就定準了追求與事奉的目標，跟隨主的方向就不會迷失，我們也該與眾聖徒活在教會的生活中，讓神的旨意藉著教會大大的彰顯，叫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神。

地方教會
　以弗所這卷書是講到教會整體的偉大著作，內容包含了神從已過的永遠，到各個世代、各個範圍中深奧定旨的訂立，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卷書也是寫給眾地方教會的。這個事實帶有極具挑戰性的涵義，值得我們好好來研究。我們要提醒讀者，這卷書對於教會的所是以及教會「一」的根基有著積極確切的啟示；我們也能注意到，對於基督徒之間的「一」，是有著舉世的關切與行動，對於這樣的關切我們也深表同情。然而要達到這樣的「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努力，第一是從外表來解決這個問題，將所有破碎的部分試著拼湊起來，讓他們組合在一起；另一個方法就是恢復靈中的能力，產生自然而然的結合。第一種方法是組織結構上的集聚組合，就像機器的裝配一樣；另一種則是生機自發的團體生命關係。前者一定會不斷的產生分裂，後者至終就會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
　然而，教會要如何在地方上彰顯出來？我們一定要記得，保羅的這封書信是寫給在各地的眾教會的，他非常清楚當時教會之間相互分離分裂的傾向，甚至已經有實際的行動產生出來了。在他去耶路撒冷之前，他豫先告訴以弗所的長老，『我知道我離開以後，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勾引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29,30），這就是分裂的開端。至終他在羅馬的監獄裏就寫了，『你知道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我』。
　保羅寫完以弗所書之後，很快的又寫了兩封書信給提摩太，（提摩太可能當時人就在以弗所），要他防備教會背離基督徒基本信仰的開端，這已經是今天普遍的情形了。這兩封書信警告我們要防備教派主義（ecclesiasticism），聖品階級主義（clericalism），教條主義（ritualism），形式主義（sacramentalism）等，這些東西進到教會裏，改變了教會原有的性質。保羅絕不是一個頭腦在雲霧裏，腳踏在空中的人，他是特意寫這封信來說明教會的所是。他在這卷書中題到屬靈的爭戰，就是因為他很清楚，教會的真理是這場戰爭的中心，對於撒但的力量有極大的影響力。任何為著基督身體真實彰顯的站住，就會面臨到最大的敵擋和反對，這實在是叫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如果只是由一群會眾，也就是一群單獨的基督徒所舉辦的「共同崇拜」，卻沒有任何共同的教會生活或教會生活的等次；或是一個傳福音給不信的人的佈道會；或只是一個大家可以去聽著名傳道人講道的宣道中心 - 這樣的聚集都可以安然的進行，不會引起太大的內外反對。但是，如果有一個行動，是為著一個真實的團體彰顯，也就是聖靈形成的團體的基督見證，那麼爭戰就開始了，就會有各樣的努力要來打破、毀謗，甚至消殺這樣的見證。
　尼希米記就是這樣多面受敵的好例子，我們要再一次指出，這樣凶暴的屬靈對抗也和以弗所書的主旨有關。其中的第一項，就是宇宙要移轉至地方，地方是取質於宇宙。一個真正基督身體的表顯，對於撒但的國度是一種持續的威脅和不祥的預兆，因為教會至終要擒拿並取代這個『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並且和基督一同掌權。神何等盼望祂的百姓能用這樣的亮光來看他們中間的分裂和內部的問題，而不要怪罪於其他的因素！這就是保羅將這整個極大的「奧祕」的啟示，告訴眾地方教會的頭一層涵義。這封書信還有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性質和特點，其中之一就是使徒保羅用文法裏的最高級所形容的，『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一19）。雖然『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二1），然而在地方上所顯出的教會應該成為『祂復活大能』的見證及其具體表現。這不應該僅僅是在道理上，教會更應該在歷史和現今的經歷上，都宣告基督是復活的那一位。
　我們給人主要的印象應該是「活的」，我們的見證應該是：雖然來的時候內心冷淡、疲乏、疲倦，以至於無法往前，灰心喪氣，身心靈都被消磨殆盡，離開的時候卻是更新、復甦、加力、蓬勃，神聖生命的運行使我們的靈高昂。注意這裏所說的是「神聖生命的運行」，而不是「人類生命的活動」。在基督教和許多所謂的「教會」裏面，有一個錯覺或是誤解，以為外在的活動基本上就是屬靈的生命，因此他們就有許多的花招，表演，節目，「特別工作」，以及永無止境的「特別活動」。這些常給人一種生命的感覺，甚至叫人覺得產生「生命」，或是激發「生命」。然而，這可能是「工作的生命」，卻不是「生命的工作」；生命會工作，但是工作不一定就是生命。這就是以弗所教會的判決，『我知道你的行為（工作），然而』（啟二2）。神聖的生命是自發的，不是操縱出來的，屬靈上死亡的人是要得著復活，而不是靠人工的辦法蒙拯救。教會的主是復活的主，祂的見證就是復活的生命。因此『祂復活的大能』應該是真正新約教會的印記證明。我們經常引用主自己的話，幾乎像是應用公式一樣，『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裏，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而在同時，聚會的空氣卻是沉重、毫無靈感，缺乏神聖生命的供應，這樣的情形怎麼是有復活的主同在其中？
　我們再往前來看這封書信的涵義。如果地方教會是宇宙教會真實的縮影，那麼根據這封書信，地方教會就應該，也能夠有豐富的，健康的，豫備要來建造的食物。許多世紀以來，這封信餧養並啟發了許多的信徒，它作為食物的價值是無窮盡的。一個真正基督身體的地方彰顯，應該有滿了膏油的話語職事，因此不應該有飢餓的靈魂得不著食物，那裏所釋放的話語不應該只是一篇篇經過研讀、研究的演講或文章，而是從天上來的信息，叫人能說，「今天我們真是得著飽足了」。主的百姓能得著餧養，在屬靈的身量、度量和擔負上有長大；他們不僅在頭腦中有知識道理的增加，更對主有真正的認識。一個教會的價值，就在於各個肢體之中基督度量的多寡。這不僅是一種理想，乃是聖靈在任何一地所形成的真正教會的正常情況。保羅在這卷書中用到「豐富」這個詞，就指出神百姓的聚集在屬靈上應當是十分的豐富。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卷書作者的屬靈經歷和他的信息是相符合的，現在我們要再來說明，宇宙和地方教會的歷史，在許多方面也應該跟隨使徒屬靈的經歷。
　一，所有的地方教會都應該是從天所生的，是從上頭所生的信徒的集合，或者說是他們團體的交通。因此任何在個別信徒身上是真實的事物，在團體基督徒身上也應該是真的。我們現在來到「教會」這個觀念的根源，我們最好在這裏把它弄清楚。在聖經裏，任何一個團體若不是從上頭生的，就沒有權利被稱為 - 基督的教會。因此我們可以不用理會許多虛有其名卻沒有實際的團體。基督教國或是基督教已經變成一個龐然大物，成為飛鳥棲宿的窩巢，想把他們聯合起來，不過是這個擁有「天上飛鳥」的人所耍的把戲。他們當中自然是有好有壞，但無論好壞，他們都不是重生的，或是從上頭生的（約三5-13）。這就說出信徒在各地的聚集，必須是聖靈主宰工作的起頭，教會必須取質於她的「頭」，也就是那位「首生者」、「房角的頭塊石頭」和「根基」；教會在每一面的彰顯，都必須是屬天的源頭以及屬天生命的具體表現。因此任何人為的組織都應該被排除，教會不是一個「機構」，而是生命的產物。所以任何地方教會，或者說在任何地方顯出的教會，都可以稱之為「神的工作」。我要提醒你們，我們現在是要來探討這個問題的根基：到底甚麼是教會，以及甚麼不是教會。我們所關心的是何為真正的教會，當我們來研讀福音書，看主耶穌如何說到祂自己以及一般的人，就能找到教會真正所是的鑰匙。
　二，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關於「地方教會」的問題。教會若是由聖靈所生的，那麼就是由神的兒子的產難所生，這個產難的原則必須存在於任何真實教會的起源之中。在新約裏，宇宙教會和地方教會都是由真實的產難所產生。因著基督所經歷的產難、憂患、痛苦，就在五旬節產生了教會。他們中間的核心人物被浸到耶穌的苦痛之中，當祂死的時候，他們忍受了魂破裂的痛苦；因此當主復活時，他們真是陷入了狂喜。約翰福音十六章二一至二二節所記載的，就是這樣的經歷，我們不需要再詳加細說。至於教會又如何呢？在新約裏，有哪一個教會不是由苦難所生，並且也是被生到苦難的裏面？一個教會一產生，馬上為著她生死存亡的爭戰就開始了。那些要作為基督團體彰顯的代表者，就經歷到被石頭打，監禁，鞭打，追趕，陰謀陷害，毀謗，以及各樣的迫害。教會是由血和淚產生的，必須有人付上這樣的代價。或許教會因著輕忽，愚昧，爭競，紛爭，形式主義，失去真理的價值感，或是其他的理由，因而失去了能力，唯一恢復的方法，就是重新再浸入苦難，悔恨，眼淚，以及產難之中。這就是對於哥林多前書之後的哥林多後書正確的詮釋，也是啟示錄二、三章中眾教會的情形，對於老底嘉教會尤其是如此。一個沒有經過患難所產生的教會，無論是就著自然律或恩典律來說，一定是個軟弱，沒有果效的教會。
　三，我們再從保羅和教會的歷史來探討，我們必須說，在地方顯出的教會，以及教會中所有的成員，都必須是在基督裏遇見神的果子。任何一個團體或是個人的職事，要像保羅一樣有豐富的果子，即使不及他那樣的程度，開頭都必須這樣來遇見神。基督的十架和復活必須是教會的核心分子所具備的。十架會使人毀壞、離棄所有人的自滿、自恃、自信、驕傲、野心以及妄為；復活可以進到人的裏面，並取代人原有的生命。我們特別可以從這個核心的代表 - 西門彼得的身上清楚的看到，他是一個被十架破碎毀壞過的人，藉著復活又重新建造在另一個根基之上。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他被擊打，又存活下來的經歷，使他得著基督和祂的身體 - 教會，這個極大隱藏奧祕的啟示。或早或晚，這樣遇見主的經歷，無論是個人的或是團體的，都必須是這個真正團體生命的根基。許多的教會以及主的僕人，或是在一開頭，或是在較晚的時間，或是在失敗之後的恢復時期，因著遇見主，他們的歷史就改寫了。在此之前，他們的盡職是平凡的，有限的，相較之下沒有能力的；在此之後，卻是釋放的，擴大的，有屬靈果效的職事。有一本芝加哥慕迪出版社出版的小書，「著名基督徒一生經歷的危機」（Crises Experiences in the Lives of Noted Chriatians），裏面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
　四，如果宇宙的教會是超越屬地區別的，那麼地方教會就應該在靈裏，在交通裏，以及在擴展上是超國際，超宗派，也是超越宗派之間（inter-denominational）的。我們常說，基督不可能為世上任何事物所侷限，所歸類，祂的性情遠超一切，祂的國籍、祂的時間、祂的教訓、祂的為人能符合所有人類的需要，然而祂又不是單屬於任何一種人的。我們看過許多藝術家試著描繪啟示錄五章中，『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這樣的情景，畫家以世俗的好意，畫了各種國籍、膚色、體格、服裝、年紀、身材的人。我們已經說過，也許他們是出於善意，但是誰能描繪出復活的身體？這個身體是『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腓三21），『復活的是屬靈的身體』（林前十五44），我們相信所有因著人類墮落所產生的隔離和差異，將會永遠的消失。
　如果教會的組成是基督，以及藉著聖靈成為屬基督的一切事物，那麼我們的聚集、我們的交通、我們擘餅的立場，也必須是基於所有信徒裏面的基督，就是所有真基督徒裏面基本的生命。當我們談到作主的工時，可能有些事情是我們彼此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們仍然持有一個生命的立場，這就是主餅杯的真實意義。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只看到一個教會，雖然他知道還有許多其他的教會存在。在這世上，或許有千萬個餅和杯在真正的基督徒當中，然而主看到的只有一個餅和一個杯。即使在一個地方，一個餅被擘開了，『大家分著（吃）』，主還是只看到一個餅。基督可以被分享，卻是不能分開的。在『千千萬萬』同有祂生命的信徒中，基督仍是一位。有時主在我們中間動工，改變了我們心思以往的持守，我們很容易就落到一種試誘和爭戰裏，想在靈裏和那些還沒有改變的信徒分別開來，這種特別的局面或是經歷就產生了一種難以矯正的傾向，想要產生出一個「宗派」來。當然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是有其真實和鮮活的價值，我們極其盼望其他的人能知道，也能經歷到，但是我們不能叫我們的經歷成為我們和其他神真正的兒女之間的一道牆。惟一有盼望的方法就是閉上我們的眼睛，不去看那些冒犯我們屬靈感覺的事物，（這指的不是有罪的事物），並且繼續藉著神的恩典，盡量維繫在基督裏的交通，總要避免在態度和談話上，叫人感覺我們在屬靈上高人一等。因著無知、偏見，或是缺少理解所產生的誤會是免不了的，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把心關閉，只作自我的反省。新耶路撒冷的城牆的確是區隔出基督之內和基督以外的事物，但是我們也要記得，這座城每一面都有『一萬二千斯泰底亞』，這象徵了基督的浩大，也豫表祂的教會的廣大。
　當保羅寫第一封書信給哥林多人時，他知道他要對付分門別類的靈，因此在信的開頭，他就說到基督徒交通的真實立場和範圍，『在基督耶穌裏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著所有在各處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在這同樣的範圍內，他用這段話，『願恩典與一切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同在』，來結束以弗所這卷書。
　五，我們以上說到保羅個人的歷史，具體呈現了他是「神奧祕的管家」這個啟示的原則，如果這點是真的，那麼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歷史所顯示的另一個在地方教會中的特質：教會完全是被基督所取得的。腓立比書三章十二節說到，『基督耶穌所以取得我的』，「取得」這個字是一個很強的說法，意思是被「拘捕」、「征服」、「取用」，或是「在掌握之中」。這個字也用在約翰福音一章五節，說到光和暗，『黑暗不能「勝過」光』，這個字也用在污鬼「附著」人身上。因著這樣「取得」的結果，保羅總是說他自己是「基督耶穌的囚犯」，「基督耶穌的奴僕」，或是「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因著這樣取得的經歷，意味著保羅從此失去了他的獨立，他不再有自己的方向，自我的管理，世界向著他也失去能力，基督對他有絕對的主權。他是一個完全為著基督耶穌而活的人，不只是為著祂做這做那，而是完全為著「祂」這個人。他遇見主的時候，第一問題是：『主阿，你是誰？』他向主降服之後，又問：『主阿，我當做甚麼？』主在他身上的主權不是一個道理，而是完全的主宰。這是何等切身的經歷！就像之前許多人遇見主，主重複的呼喚他們，「亞伯拉罕，亞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馬大，馬大」，「西門，西門」，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位，就是「掃羅，掃羅」。這樣一個帶著目的的真實呼召，必須存在於任何一個真正地方教會的組成之中，一旦教會失去這樣活的使命感、目的和命定，就會失去動力，只不過存留在那裏，卻沒有任何的衝擊力。
（譯自史百克所著"奧祕的管家"第九章）

THE CHURCH LOCAL
　IT i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note that, although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is a majestic presentation of the Church in its entirety, ranging every dimension of the eternities and realms and ages and setting forth the profound councils of God, the Letter was sent to local churches. This fact has some very challenging and searching implications. We must remind our readers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positive and definite revelation of what the Church is and therefore of the basis of its unity. It may be something to take note of that there is such a worldwide concern for and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the unity of Christians, and such concern should find us in full heart sympathy with it. The big difference is between a massive effort on the one h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the outside by trying to stick all the broken pieces together and in some way make them f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concern to recover the spiritual power which will make for a spontaneous coming and fitting together. The one is the organised, composite collection and assemblage, as of a machine; the other is the organic, spontaneous relationship of a corporate life. The former will come unstuck repeatedly. The latter will eventually emerge "a glorious church, not having spot or wrinkle or any such thing."

　But what about the Church as locally represented? We must remember that when Paul wrote this Letter and sent it to the churches in localities, he was very well aware of the trends, or even the actual movements toward "departure" and breakdown in the churches. He had foretold it as to Ephesus when he left the elders of that church near the ship on his way to Jerusalem: "I know that after my departing grievous wolves shall enter in among you... and from among your own selves shall men ..... . to draw away... after them" (Acts xx. 29, 30). That was incipient division. But here from his prison in Rome he will write, "all that are in Asia (in Asia) turned away from me."

　Two Letters will soon be written to Timothy (who was probably in Ephesus) which will deal with the beginnings of the change from primal Christianity to all that it has become now. They were intended to warn against the ecclesiasticism, clericalism, ritualism, sacramentalism, etc., which have invaded the Church and changed its primitive character. No, Paul's head was not in the clouds and his feet off the earth when he deliberately wrote this Letter as to what the Church is. No doubt his reference to the spiritual warfare was because he knew so well that the battle was on in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very matter, showing of how great a consequence it is to the Satanic forces. It is impressive how any stand for a true expression of the Body of Christ is fraught with more conflict than anything else. If it is a congregation, that is, a number of individual Christians resorting to a given place for "Public Worship," without any corporate Church life and order; or if it is a Mission Hall mainly for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the unsaved; or, again, if it is a preaching center where people go to hear a well-known preacher-all these will go on in the quiet way with little opposition from within or without. But, let there be a move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a real corporate expression of a Holy Spirit constituted testimony to Christ corporate, then the battle is on and nothing will be untried to break that up, discredit it, or in some way nullify that testimony.

　The Book of Nehemiah is a very good illustration of this many-sided hostility. Again we point to "Ephesians" as relating vicious spiritual antagonism to the essential purpose of the Letter. In this first particular, the universal is transferred to the local, and the local takes character from the universal. A tr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lect Body of Christ is a standing menace and ominous sign to the Satanic Kingdom because it is the Church which-at last-is going to dispossess and supplant the "world-rulers of this darkness" and govern with Christ. Would to God that God's people would view all their divisions and internal troubles in this light, instead of always attributing them to "second causes"! This is the first implication in Paul's passing to local churches the whole immense revelation of "The Mystery."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features and factors in this Letter which carry such tremendous significances. There is that factor which the Apostle mentions with one of his superlatives. "The exceeding greatness of his power to usward who believe, according to that working of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 which he wrought in Christ, when he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 . .'' (i. 19). "And you did he quicken, when ye were dead" (ii. 1 ) . The church locally represented should be and should embody the testimony to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It should, in its history and constant experience - as more than doctrine-declare that Christ is risen.

　The impression primarily given should be one of livingness. The testimony should be that, although you may be jaded, weary, too tired even to make the journey; disheartened and despondent;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drained - you come away renewed, refreshed, reinvigorated and lifted up. The activity of Divine life has just resulted in a spiritual uplift. Note the way in which that has been said: "the activity of Divine life." We have not said: "the life of human activity." There is an illusion or delusion in much Christianity and in many "churches" that activity is essentially spiritual life. Hence, stunts, programmes, attractions, "special efforts", and an endless circle of "specials". All this is too often with a view to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life, or even creating or stimulating "life". It may be the life of works, and not the works of life. Life will work, but works are not always life. That was the indictment of the church at Ephesus: "I know thy works... but..." (Rev. ii 2). Divine life is spontaneous and not forced. The dead (spiritually) are raised, and not by artificial means. The Lord of the Church is the risen Lord, and His attestation is resurrection life. So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should be the hallmark of a truly New Testament church. So often we quote our Lord's own words, almost as a formula: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At the same time the atmosphere may be heavy, uninspiring and devoid of a ministration of Divine life. IS this re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sence of the risen Lord?

　We proceed with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Letter. If the church local is a true microcosm of the Church universal, then this Letter will show us that in the local representation there should-and can-be abundance of wholesome and upbuilding food. Our Letter has fed and stimulated believers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still the food-values are unexhausted. The ministry in a true local expression of the Body of Christ should be an anointed ministry, and because it is such, no hungry soul should ever go away unfed. Not just studied and 'got up' addresses or discourses, but a message from heaven making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say, "we have been truly fed today." This means that the Lord's people, being nourished, are growing in spiritual stature, capacity, and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increasing in mental knowledge or doctrine, but really knowing the Lord. The criterion of a church's value is the measure of Christ Himself in His members. This is not mere idealism, it is the normal state of a truly Holy Spirit constituted church in any place. Paul's use of the word "riches" in this Letter indicates how spiritually wealthy any company of the Lord's people should be.

　We have earlier shown that the man behind the Letter is, in his spiritual history, identical with his message. We shall now seek to show that, in several respect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universal and local, should follow that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Apostle.

　I. The church in any locality should be born out of heaven. It is the aggregate or corporate fellowship of born-from-above believers. What, then, is to be true of every individual believer must be true of the corporate company. That goes right to the very root of the Church conception, and it will be as well if we settle it here and now that, in the Scriptures, no other such thing is known or recognised as having a right to that name-Christian Church. That will sift our consideration down from an immense amount that takes the name but is not the true thing. Christendom or Christianity has become a colossus of a thing which is the home of every kind of bird in creation. To try to make a unity of such is a trick of him whose "fowls of the air" they are; naturally, some better, some worse, but far from all born again or from above (John iii. 5-13). This just means that every local company of believers, right at its beginning as such, should be something done by the sovereign Holy Spirit. Inasmuch as the Church takes its character from its "Head," its "Firstborn," its "Chief Cornerstone," the "Foundation," it must in every representation have its origin in heaven and embody the life of heaven. That means that formation by man's action is ruled out. It is not an "institution," it springs out of life.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say of any local church-or the Church in any locality-"That was an act of God." Mark you, we are seeking to get right to the root of this matter of what the Church is, and what it is not. The former is our real concern. Study what - in the Gospels - Jesus said about Himself and about men, and you have the key to what the Church really is.

　2. That leads to the next thing as to the "local church." If the Church was born of the Holy Spirit, it was born out of the travail of God's Son; then the law of travail must lie right at the origin of any true representation of both.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Church universal and the churches local came out of real travail. The travail, agony, and pain of Christ gave birth to the Church at Pentecost. Those who were its nucleus were baptized into His passion. They suffered the breaking of their souls when Jesus died. Hence their ecstatic joy when He rose again. John xvi. 21-22 was literally fulfilled in their case. That needs no enlarging upon. But what of the churches? Can we put our finger upon a New Testament church which was not born out of and into suffering? Immediately such a church was in view the battle for its very life, its very existence, began. Stonings, imprisonments, lashes, chasings, intrigues, slanders, persecutions of every kind lay at the emergence of every such potential representation of Christ corporately. Someone had to pay a price and the churches were the price of blood and tears. When power is lost, perhaps through neglect, foolishness, strife, division, formalism, or the loss of the sense of the value of the truth,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the only way of recovery will be that of a fresh baptism into sorrow, remorse, tears and travail. This is surely the righ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after the First. This also surely is the key to the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churches in Revelation ii-iii. It is definitely implied in the case of Laodicea. A church which does not suffer for its life is, by all the laws of nature and grace, a weak and ineffective church.

　3. Still pursuing the line of Paul's history and the Church, we have to say that a local expression of the Church - and all its members - must be the result of an encounter with God in Christ. Any corporate or personal ministry which is to be as fruitful as was Paul's, even in a more limited degree, must have such an encounter at its beginning. The Cross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were for the nucleus, the representative company. The Cross was devastating and desolating to all the self-sufficiency, self-assurance, self-confidence, pride, ambition, and presumption of man. The Resurrection was the invasion and taking over of the life of Another. This is so clearly seen in the case of the man who, more than any other, represented that nucleus, namely Simon Peter. He was a man broken and shattered by the Cross, but reconstituted on another basis by the Resurrection. As to the great unveiling of the "Mystery" of Christ and His Body---the Church---Paul's devastation and very survival was by this encounter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Such an encounter, sooner or later,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must lie at the foundation of a true corporate life. It may be at the beginning or it may be later. It may be a recovery necessary after failure. Many a church, and many a servant of God, has had history cut in two by such an encounter. Before it, an ordinary, limited and comparatively powerless ministry. After it, a release and enlargement, with much spiritual fruitfulness. A little book published by the Moody Press, Chicago, called Crises Experiences in the Lives of Noted Christians is an example of this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4. If the Church universal is above all earthly differences, then the local church ought to be super-national, super-denominational, super-interdenominational, in spirit, fellowship, and outreach. We have often said that Christ cannot be confined or fitted exclusively to any category that is of this world. His temperament overlaps all the categories. His nationality, time, teaching and person suit and meet the need of all, but He cannot be the sole property of any. We have seen works of man's artistic imagination purporting to depict the great scene in Revelation v: "And the number of them was ten thousand times ten thousand, and thousands of thousands." In the artist's portrayal, with all the good meaning in the world, the artist painted in people of every nation, colour, physique, dress, complexion, age and stature. Well, as we have said, the motive and intention was good, but who can describe resurrection bodies? "Fashioned like unto his glorious body" (Phil. iii. 21 A.V.) ; "It is raised a spiritual body" (I Cor. xv. 44). We can be quite sure that everything that has come in as the result of man's failure, causing estrangement and what is 'foreign', will be gone forever.

　The point is that if Christ and what is of Him by the Holy Spirit i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then our meeting, our fellowship, our communion must be on ground of that which is of Christ in all believers. We are referring to the basic life of all true Christians. When it comes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there may be things which we cannot accept, while we still hold to the ground of one life. This is surely the meaning of the Lord's Table. In "Ephesians" Paul sees only one Church, while he knows all about the many churches. There may be a million loaves and cups and tables in true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n every nation under heaven. But the Lord only sees one loaf and one cup. Even when the local loaf is broken and "divided among yourselves", the Lord still only sees one loaf. Christ can be shared but not divided; He remains one Christ in "ten thousand times ten thousand" believers who share His life. When the Lord does something in us and thereby changes our mind about former acceptances, the temptation and battle can so easily be to become separate in spirit from those who-as yet-have not been so changed, and then the almost incorrigible inclination sets in to make a "sect" of that particular complexion or experience. While there may be real values and vital values in God's dealings with us which we strongly desire all others to know and experience, we must never make our experience a wall between us and all true children of God. The only way of hope and prospect is to shut our eyes to much that may offend our spiritual sensibilities (providing it is not sinfulness in the life) and to get on with the positive course of as much fellowship in Christ as is possible by the grace of God, always avoiding like the plague any attitude or talk which can be justifiably interpreted as spiritual superiority. Misunderstandings because of ignorance, prejudice or in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are inevitable, but even such must not be allowed to close our hearts and turn us in on ourselves. While the wall of the New Jerusalem does mean a definite limit to and demarcation of what is "within" and what is "without" as to Christ, we must remember that it is "twelve thousand furlongs" in every direction, which symbolism is intended to signify how great Christ is and, therefore, how great His Church is.

　When Paul set himself to write th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he knew that he was going to deal with the partisan and sectarian spirit. He therefore opened the Letter with the true ground and range of Christian fellowship: "Sanctified in Christ Jesus, called saints, with all that call upo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every place, their Lord and ours." In this same dimension he closed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Grace be with all them that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uncorruptness."

　5. If it is true, as we have been trying to show, that Paul's history embodi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velation that became his "Stewardship," one further feature of that history must be noted and taken up in the church local. That is, an overmastering apprehension of Christ. "I was apprehended by Christ Jesus" (Phil. iii. 12). The word "apprehended" is a strong word. It means to be arrested, overpowered, appropriated and brought under control. It is the word used in John i. 5 regarding light and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overcame (apprehended) it (the light) not." It is also used in relation to the power of demons in possession. As the outcome of this apprehending, Paul always spoke of himself as "the prisoner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bond-slave of Jesus Christ" and as 'bearing branded in his body the marks of Jesus.' This experience, born of an event, meant for Paul the loss of all independence, self-direction, self-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the world. It meant the absolute Lordship of Christ. Here was a man who had one overmastering concern for Jesus Christ. Not for a this or a that, but for a Person. His first ejaculation on the encounter was "Who art thou, Lord?", and in capitulation he followed up with "What shall I do, Lord?" That Lordship was no mere doctrine to him, it was a complete mastery Very personal; for of the many double calls in encounter with God, such as "Abraham, Abraham!", "Jacob, Jacob!", "Moses, Moses!", "Samuel, Samuel!", "Martha, Martha!", "Simon, Simon!", the last was by no means least: "Saul, Saul!" Such a real sense of being called with a purpose must be a constituent of and in any true local church. To lose the sense of vital vocation, purpose and destiny is to lose dynamic and to become an existence rather than an impact.

（From "The Stewardship of the Mystery" Chapter 9 by T. Austin-Sparks）
PAGE  
1

